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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法居士介绍 - 陈和锦居士 

◆何谨简介◆  
 
◆原名陈和锦，1959 年出生于马六甲。 
 
◆曾在生活出版社，《中国报》任职，也是《南洋商报》前副刊主任。 
 
◆早期曾以“荒漠”一名撰稿，常用笔名有“何谨”和“河井”。 
 
◆接触佛法后，致力从事佛教文学创作，一手筹划出版南洋佛学版《登彼岸》（前名

《慈航》），佛教杂志《慈悲》和《福报》。 
 
◆著有散文集《一碗潮州粥》，散文合集《守候着的鼓声》，报导合集《大马名人专

访》，佛教散文《平常心》，人物传记《大宝法王传奇》，其作品已收入多部文学选

集。 
 
◆2003 年 9 月 13 日，早上 8 时许不幸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 44 岁。  
《摘自：普门 第 36 期》 
 
平常心无常风 生命在呼吸间 
生命竟如斯脆弱！ 
 
9 月 13 日早上，一开电话就接到浪子师兄的电话，一楞：“何谨已往生！”震惊、错愕，

一颗心还未伏定，受促赶往医院，一路上，我和内子一句话都没说，内心无限起伏，这

怎么会是事实？ 
 
 
到了医院，容不得想太多，只想协助秋红师姐，以求能办妥出院手续，尽快把遗体领

回。 
 
终究要回到现实，看着那么多佛友、佛教团体齐来瞻仰、助念，何谨有如此福报，身为

朋友，也感安慰！ 
 
望着灵堂上何谨的遗照，想起以往共事种种，脑海涌现他熟悉的身影、语调，历历在

目。 
 
1985 年 11 月，我加入南洋商报，何谨比我早几个月加入，让相识到共浮沉，这份友情

更弥坚固！ 
 
从不同部门，到他成为我的部门上司，13 年光景，公务上共事，他确是一位尽责的上

司，处理问题上，他有自己一套原则，而且，对任何人与事，他都有极强分析 力，我从

他身上，学习了如何处理事务，这一点，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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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约是 1991 年吧，何谨开始接触佛法，这其中的转变，我算是其中一位见证

人；他烟也不抽，常听他提起许多修行大德的事迹，渐渐的他持素，学佛路上，他是诚

实与精进的。 
 
虽然一心向佛，但他采取的是循序渐进，不狂热，却很理性，并以开阔宽容的态度对待

自己与别人，常听他提起所接触的善知识，学佛路上的因缘种种，语气一如既往，不激

情、不煽动，缓缓道来，反而更令人动容！ 
 
一次，伯母入院治疗，他请假陪伴，我去探病，他坐在旁侧，手里拿着一本《药师经讲

要》，既做功课，也给妈妈祈福。 
 
我们常在工余，相约喝下午茶，有时是公司食堂、有时是报社后的印度茶档，言谈间，

他说起学佛经历，句句菩提，并多加鼓励，那时，我是因缘未成熟，想起往事，对他是

心存感激。 
 
学佛后，更相信缘份了；认识太太后，从岳母口中获知，原来何谨曾是邻居，转一个

圈，真的是缘起不灭。像何谨，喜欢广结善缘，从报社，到创办《福报》杂志， 他善以

文字结缘，尤其是后期，都是缘结善知识，以文传法，功德无量！ 
 
何谨离开了，带给我的启示很深，对于生命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或者是我们平时都忽略

了生命的有限，也不愿深入探讨及面对死亡，我们都不在意，不在意身边的人事物，尤

其是家人。 
 
我们应多珍惜当下，我们的生命在呼吸之间，一口气就定了明天或来生。惜福、感恩每

一天，每一个人。 
 
愿以一句：阿弥陀佛，回向予何谨。“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与大家共勉！ 
《摘自：尤方进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10/01》 
 
一生不长 闪耀光辉 
何谨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年方 44，身强力壮，突然辞世，叫

人惋惜不已。虽说缘生缘灭，世事无常，生死难免。然而眼看一位年轻有为的护法居士

突然西归，心中难免哀伤。 
 
因为佛教，我们有缘相见，有缘切磋。可惜，他的最后一程，我却无缘相送。9 月 17
日，我在茶点时间翻阅《南洋商报》时，无意间看到他的相片，再仔细一看， 相片底下

竟是：陈和锦先生，又名何谨，日前辞世……。日前是何日？我刚从日本回来，错过了

有关的新闻，不知何谨何时往生，何时举殡？我赶忙联络朋友打听， 才知他的遗骸已在

当天早上荼毗了。 
 
 
何时认识何谨？我已不记得。只记得他在《南洋商报》当副刊主任时，我们有了一些来

往。他为人诚恳老实，温文雅儒，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十足是个文化人。他 谈话总是

一字一字，清清楚楚的徐徐道来，语气总是那么温文有礼，令人觉得很舒服。他办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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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条理分明，从容不迫，给人一种稳重、清晰又温馨的感觉。 
 
后来，他和朋友合办《福报》，误以为我是个会写文章的人，竟向我邀稿，我也勉强凑

上几篇。有好几回，我把草稿直接投进他家的信箱里，我们住在同一个花园，算是邻

居。 
 
他和秋红曾到我家作客，讨论提倡佛化家庭的事。这对模范夫妇，一同从事文化事业，

一同学佛，一同提倡有机食物。夫唱妇随，恩恩爱爱，真叫人羡慕。他们一家大小也持

素，真是个模范佛化家庭。 
 
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与魄力。当他告诉我他要办《福报》时，我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佛教

刊物可不是那么容易办的，大马佛教的刊物，每家都是赔本的，都是靠一些大 护法的布

施来维持的。当时的佛教期刊，每期出版两千本都卖不完，他却雄心万丈，一口气要出

版 1 万本。他告诉我，要办一本健康的家庭刊物，要为佛教刊物开拓 新的景象，要为净

化社会人心献绵力。他把这理念化为现实，今天的《福报》，就是这样的一本刊物。 
 
后来他又写了《大宝法王传奇》。我出席了此书推展礼。他为此书到世界各地搜集资

料，态度严谨。最近他又协助佛青总会筹办 2004 年世界佛教论坛，可惜壮志未酬。他对

佛教文化事业的贡献，令人赞叹。 
 
何谨走了，留下了他的理念、精神。他的一生虽不长，却闪耀着光辉。我们都怀念他。

愿他华开佛国，莲生净土。愿秋红及孩子们节哀顺变，收拾心情，坚强的活下去。 
《摘自：洪祖丰（马佛教弘法会会长）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10/01》 
 
佛教情怀 居士典范  
9 月 13 日，接到消息，得知和锦往生了。 
 
当时我内心直接的反应：“走得太快了！” 
 
 
“若他能活久一点，对佛教、对社会都将是好的”。 
 
那是因为，在我印象中的他，是一位关心佛教、关心社会、主动制造因缘来让更多的人

认识佛教的热忱佛弟子。他的性格直爽，并乐于跟他人分享所学。只要他有机 缘发现某

位佛教的善知识，他不但会主动的去“追踪”以及亲近该善知识，更难得的一点即是他会

恳切的把所发现的与更多人分享。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从佛法中获 益越多时，他所得到

的法喜与幸福越能驱动他从事更多的善行。如此一来，自然的，他打从内心就会想到要

与他人分享自己内心所感受到的法益。 
 
这些年来，我也曾被他这般的“追踪”过。从《南洋商报》佛学《慈航》版到《慈悲》至

今日之《福报》；无论是访谈、文稿、座谈会等任何方式，他都不惜劳苦的 提出邀请，

目的只是纯粹的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佛法报道，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正确的佛教。

他这一番善良的用心，正反映出他“关心佛教、关心社会”的情 怀。 
 
另外，值得一提的，无论对于南传、汉传，或是藏传佛教，他都给予相当的尊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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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刊《福报》，来电邀请我写专栏时，他曾说过，《福报》的报道，只是希 望让更多

的人认识“本土”的佛教与善知识，从中获益。单纯的话语，热切的口气，不难听出他对

社会与佛教的关心。 
 
丧礼那天早上，前去慰问他的遗孀秋红。 
 
“他走得太快了，太突然了！”见面的当时，我们彼此都有这同感。 
 
秋红还说道：“和锦是属于大众的，那是因为他乐于与大众结缘。因此，其丧礼虽以佛教

仪式来进行，但却没刻意的去安排或邀请特别的人物来主持，一切随缘就是 了。虽然如

此，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四方八面的人物都很主动的前来问候或诵经祝福。”这是多么有

智慧的反应呀！ 
 
对失去生命另一半的秋红而言，若是少了佛法的指引，她将像一般的寡妇一样，真的不

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无常”。反思一下，也正因为是突如其来的缘故，才能 考验自己在

学佛后，对佛教中的无常信念有多强。在谈话中，秋红淡然的说道：“这就是和锦的因

缘。只可惜他走得比较快了一点。虽说如此，从他的身上，我体会 到了因果的真实性；

因此，心里也更坚信佛法中的道理。” 
 
也许，不少人会因为和锦的早逝而不能接受，并说：“为什么好人常做好事，却那么早就

离逝？”其实，若人们了解了佛陀所说的无常道理，明白了所谓的“因缘成 熟”，即不难

接受这种无常的事实。每当一个人对无常体会越深，对业报感受越强，他会珍惜其有限

的生命，尽其所能去完成未完成的善法。生命的短促虽能限制我 们做更多的善法，但

是，佛法重视生命的质多于量。因此，身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应善用此身“行善修

心”；好好的在每一分、每一秒中去珍惜此“生”，好好的 去“活”，好过无意义的漫度长命

百岁的一生。 
 
醒悟到生命的无常 
 
佛陀告诉我们人身难得之理，但这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真正体会到的。众生往往都是在见

到他人离逝时，才突然醒悟到“生命的无常”。更甚的，有的乃至要等到噩耗 降临到自己

身上时，才感受到生命的珍贵。确实，人身是非常难得的，可是“听来的，看到的”无常

现象，对一般人而言，其启发性较难持之以恒；这都是因为外在 的无常，对一般人来

说，是不够刻骨铭心的。秋红说道：“和锦离开了，接着的是我如何去适应另一种生活方

式”，她不只是能接受这无常到来还能去面对未来的日 子，可说是“无常，更有效的生活

在每一天里”。 
 
为何仍有一些人对无常不够刻骨铭心呢？探其原因，也许人类是善忘的动物。对于无常

的法则，人类是善忘的；对于善法的行持，人类是善忘的。可是，人类对于物 质的追求

却能恒常铭记在心，对于过往的怨仇却能念念不忘，这是多么讽刺的人生呀！诚然，这

样的人一旦真的处在生死边缘时，才恍然醒觉到生命即将结束，内心 毫无准备，手忙脚

乱就是了。 
 
相反的，若一个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见闻觉知都能时时刻刻的忆起“无常”法则，

并醒悟到“人身易失”的道理，进而依据各自对佛法的信念，积极行善修 心，改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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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提升自己的心灵，这样的人生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相信和锦他对无常的体会自有

他一番的经验。 
 
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令我洞察到一个世间的现象。现代的人总是如此，“平时不来

访，病时才来看”；平时“忙”得无法见面时，此时却无条件相见。虽然，这 样的举动，

也是一种关心，也是一种温情的表现，而且还能感动他人的心，但是，时间未免太短、

太仓促了些吧！他人病时是如此，“死时”更不必说了。再多的温 情展露，也惟有留给遗

体旁的活人看；已离逝的主角再也无法看到前来瞻望他的友人了。 
 
反省一下，我们是否应该积极一些，在彼此“未病时，未死时”的时刻，为身旁的有缘众

生给予关怀与爱护。此举，不但能为自己培养一颗关怀他人的心，同时也更能感动他

人。这样的人间温情也将更实际。 
 
躺下的和锦，不再醒来；已逝的他，不再回来。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是他的身影，以及

他那份“关心佛教，关心社会”的情怀。 
 
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此，时缘到了，谁也挡不开。瞻望他的遗容，微微的带着一丝安详的

笑容，仿佛在笑傲人间。该做的，做了即令人心安；不该做的，做了却会令自他都不

安；因果就是那么的实在。 
 
深深的，祝福他。愿他一生所行的善法能圆成他的心愿，更愿他那份对佛教、对社会的

情怀与行动，能成为后人的模范。 
《摘自：开照比丘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10/01》 
 
何谨佛教小品文 4 篇  
{1} 修行 
 
久违的朋友，一见面取笑说：“听说你现在六根清净，晚上不应酬，闭起门来修行，也不

理外边风花雪月了。” 
 
一谈修行就惭愧。 
 
没有一根是清静。 
 
学佛一定要修行，修行就是精进用功修正自己的行为。凡夫俗子如我，习气重，又散

漫，杂念太多，静坐时一颗心也难安住，时常仍受贪嗔痴牵制，只会打口头禅，为文字

障纠缠不清。 
 
文人学佛，易犯毛病，即是读了几则禅语，就以为很有灵气，其实本身一如六祖慧能指

月喻中，执着於指的——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却不是明月，看月也不必一

定要透过手指。 
 
当我听到友人批评这个和尚太庸俗，那个和尚不亲切，还嫌不会吟诗作画时，就觉得很

难过，这未免太主观太苛求了，犯了对僧宝不敬的口业。须知出家也是在修 行，一日未

成佛难免欠圆满，更何况各师各法，各有各渡，别老以为自己是苏东坡，非要找位佛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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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结交，那只不过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向往。 
 
口讲漂亮，疑问多多，却不彻底去做，还不如一位拜忏的老太婆。老太婆虽然目不识

字，可是虔诚念佛，一心不乱，心佛相依，比你舞文弄墨功德更加大呢。 
 
近来读到广钦老和尚开示录，一句不要问这么多，老老实实念佛，犹如当头棒喝！ 
 
不敢妄谈修行，一切我今皆忏悔，只求老老实实念佛，踏踏实实做人。 

 

{2} 颠倒梦想 
 
梦怕秋时断，春从醉里回。 
 
梦最耐人寻味，疑真似幻，往往令人神魂颠倒。 
 
一次与朋友聊天，扯到梦时话题没完没了，原来对方正受梦境牵引，心生圭碍，患得患

失，突然杀出一个难题：你的梦有颜色吗？ 
 
我吃吃的答不出来。噩梦发了不少，每次都是紧紧张张，惊悸追逐，从没注意它是黑白

或七彩银幕上映的，自忖下一回发梦可要特别留意了。 
 
说也奇妙，当晚即发一梦，卫塞节的花车游行，车上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眉如初月，耳

大垂轮，脸容圆满洁净，神态庄严之中又带慈悲，令人见了心生法喜。而佛像 背后的法

轮放射万丈光芒，金碧辉煌，为之目眩，证明了梦境果然有色！ 
 
后来读到一篇专家言论，将梦分成黑白与彩色两类，凡是常梦黑白的人平凡庸俗，梦见

七彩的则天资聪明，出类拔萃。 
 
以此推论，我梦中有黑白又有七彩，究竟该列为什么，是否还有一类差不多先生？ 
 
专家中的专家弗洛依德，视梦为心理研究的基础，他若没死应该去研究龙的赌徒，他们

梦见飞机有号码，梦见老虎有号码，梦见老鼠也有号码，可能是数字奇才。 
 
另有爱唱“人生如梦”的，他们以为一切虚幻，醒来成空，凡事不必太认真，为自己寻找

逃避的藉口，这种人睡着未必有梦，醒来梦呓连篇，浑浑噩噩混日子，大可称为白日梦

游症。 
 
世上没有谁能驾驭梦。日有所思，夜未必有梦，就算碰巧成梦，也未必实现的，所以还

是老老实实做人，远离颠倒梦想为妙。 

 

{3} 金龙山上听钟声 
 
我体悟到暮鼓晨钟的滋味了。 
 
在金龙山受戒的 5 天，过得比上班时更加的充实紧凑，凌晨 4 点听到喀喀喀的打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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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要摸黑起来洗漱，穿海青排班上殿，这时钟声响了起来，伴着赞钟偈的歌声，悠

悠扬扬穿越宁静的山林。 
 
每晚，做完忏摩回寮休息，打板声一响，就立刻熄灯休息。 
 
一整天的讲戒演礼后，大家都很疲累，尽量争取时间休息，以应付明日的功课。躺在地

板上，还没阖上双眼又听见钟声了，还有那雄浑的男声唱“赞钟偈”，调子听 起来让我联

想起刚买的那卷《寒山寺》梵唱，张继的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

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夜泊时，让钟声击中心灵，谱 出的绝唱使后人对这

钟声悠悠神往。 
 
最后一晚，我和几位师兄听到钟声，不约而同的说要去看那一只钟。 
 
我们爬上了钟楼，发现原来是那位年轻的香灯师在撞钟。从中国订制的钟好大好大，他

要用一条粗拙的长柱，力道及速度控制得宜，缓缓的一推击中，始发出哄亮巨响，而且

余音绵绵不绝。 
 
我暗忖这是最好的磨练功课。一些人常讥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语气带着无可奈

何，得过且过，换他来撞一撞看，恐怕没三两下就手酸脚软顶不住了。 
 
撞钟，要用最虔诚的心情，用最雄壮的力道，才能撞出庄严的意境。 
 
更难的是要日日坚持，日日精进，年轻的师父心里只有“赞钟偈”，对围绕旁观的我们视

若无睹，连眼角也不瞄一下，仿佛进入无人之境，钟声在楼阁回响，在空间荡漾，总有

一天会唤醒昏沉的心灵……。 
 
{4}谁能预定死期 
 
崇山禅师病发，急召救护车抢送入院。 
 
禅师的秘书一路陪同，忧心忡忡，禅师躺在推床，看在眼里，轻拍他的手背说：别担

心，我还没死，这只是一场彩排罢了！ 
 
死是没有预告的，没有一个“死线”（Deadline）可循。 
 
我们在工作时要订下死线，这有助控制工作，提高效率，确保赶在既定的期限之前完

成，经验证明死线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这一个专栏若没截稿时间，肯定会出现脱稿现

像。 
 
我们的生命若也有死线的话，你又要如何运用？当你知道只剩半年的生命，你还要庸庸

碌碌的找钱吗、你还要为芝麻绿豆与人结怨吗、你还要忙得跟爱人一天见不到两小时

吗？ 
 
问一问自己吧，还有半年的光景想做什么。人生的优先顺序就要重新排列及调整了……
可叹的是，当医生宣布（或宣判）只剩半年光景时，已是躺在病床上，痛苦的受病魔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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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一切都变得有心无力，甚至是神志不清了。 
 
当你一口气吐出去后，又吸不进来时，就要跟此生拜拜了，可是我们何曾关注吸呼的一

进一出？ 
 
西藏有一句谚语说：明天或来生，哪一个先到我们从不知道。 
 
我们既不知道，更要珍惜每一分一秒，智者都晓得让身心溶入当下，不为过去和未来忧

虑，还是舒舒畅畅的呼吸吧！ 
                                                                           《摘自：何谨－平凡心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10/01》 
 
水珠虽小，心意颇浓  
何 谨在《平常心》的文章，有的是从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见到或读到的小事，感悟到一

个现代人应该选择的精神皈依和行为方向，有的是把自己见到或读到的佛家高人 的种种

行径进行恭敬地描摹，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恩之情和关爱之心，近乎是用一点一滴的水

珠，在清洗着蒙尘的街道，滋润着干渴的土地。水珠虽小，心意颇浓。 
 
和锦先生的文章风格，也像他已经抵达的人生境界，显得淡泊平和，叙事说理绝无宣教

架势和夸张成分，甚至连一般写作中很难避免的造势、铺陈、渲染也拒绝采 用，一派温

和，一派淡然，如喝绿茶，虽无浓味，却在似有似无的浅色中用一种看不见的香气把人

裹卷。这种以平常态和平常心的方式，不是初学写作者能轻易抵 达，令人歆慕。 
《摘自：余秋雨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10/01》 

 
飘着淡香的龙井  
在浩如烟海的专栏小品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平易朴实，内蕴深厚的文章。这些文章敏于

思辨，见解独到，鞭辟入里，发入深省，值得细细玩味。何谨的专栏小品，就是这类作

品的典型。 
 
何谨的游记小品除了让读者随着他的思维，进入作品的境界中，仿佛身临其境之外，也

同时让人分享他内心的情韵与感受。 
 
何谨从平凡的生活中找寻创作的素材，往往能见微知著，通过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将

别致的感受与独到的见解烘托出来，题小旨大，立意深远。 
 
何谨的小品最大的特点是淡远。喜欢文采绚丽的读者或许觉得味道不够浓烈，就像喜欢

喝浓咖啡的人或许会认为龙井味道淡薄。苏东坡在论及审美的趣味时，曾经说 过深得我

心的话：“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李泽厚在《华

夏美学》这本书里剖析韵味与冲淡时强调：淡，或冲淡，或淡远， 与禅意密切相关，并

且是后期中国诗画等文艺领域所经常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读何谨的小品，如静夜里独坐高楼茗茶，俯瞰万家灯火闪烁，整颗心幻作杯里的茶叶，

轻轻舒展，那么淡泊，那么宁静，那么安祥！  
                                                                                                  《摘自：何乃健 南洋商报 登彼岸 20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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